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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华生态文学中的黄叶时散文书写1

相对于马华作家的生态书写，黄叶时的生态散文则

更具有自身的独特魅力。她跳出直接的现实生态关注，

将对生态现实的思考与人的诗性生存结合起来，力图在

反思当下生态问题的同时创造一种人文生态的理想化生

存模式。田思在评价黄叶时的《有情天地有情人》时认

为：“黄叶时散文最大的特色是将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和

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在共情中展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同

时，还体现了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一

评价准确地概括了黄叶时生态散文的主要特色：一种融

合自然生命与人际关系的泛生态思想成为黄叶时面对当

下生态危机的诗性答案。

黄叶时的作品《有情天地有情人》是一部极具感染

力的自然游记，在她的文字下，仿佛一切都充满了情感，

蕴含了美的意蕴。她对当地植物的生动描绘构成了这本

散文集中最生动的情趣之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被生

动地刻画，展现了黄叶时的审美情趣。她描述桑椹时，

甚至提到了它们“连齿缝都散发着芳香”；她写到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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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它们呈现了家乡如画的风景；她展现了竹笋的生长

过程，不仅有母爱的温情，还有甜美的滋味；她描绘的

番石榴叶，更是沐浴在斑斓的嫩芽中；甚至微不足道的

蛇舌草，在她的笔下也藏着一个爱的故事。黄叶时的这

一独特思维与其生存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出生在农家的

她，其作品充满了关于乡下生活和乡下风情的描写，以

及对她童年和家人的深情怀念。她的散文充满了怀旧的

情感，这种怀旧带有纯朴的土地气息和乡下价值观。即

使后来离开了乡下，迁居城市并组建了新的家庭，她依

然怀念乡下生活，这种怀旧情感源自她对乡下亲朋好友

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贯穿于她的文字之间。

黄叶时的散文不仅描述了狭义的自然景观，还最大

程度地呈现了广义生态美学下人类的精神世界，慷慨赋

予了动物、植物等自然风物丰富的情感。在寻求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生态平衡方面，黄叶

时进行了全新的探索，虽然尚未深入探讨生态美学的哲

学内涵，但仍为广义生态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人

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

其散文作品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主题，探讨了自然

生态问题。特别的是，她的作品既涵盖了对动物、植物

等自然之美的生动描绘，同时也包含了以自然风物为媒

介表达人类情感的自然关联，涉及了美学领域中有关自

然生态的重要讨论。

二、黄叶时散文中的自然生态美学

黄叶时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有丰富的动物意象，这

些动物在反映生态自然美和传达情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当描绘这些动物意象时，黄叶时不仅精细而生

从“自然”到“精神”的审美超越：黄叶时散文的生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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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叶时的散文作品从自然与精神两个维度对生态问题进行了艺术化反思，她将马华文学中的生态观念延伸

到美学领域，进一步完善了马华文学中生态美学的话语体系，并为生态文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在

自然生态层面，黄叶时散文重新诠释了文学中“自然”和“自然美”问题，从马华作家群有关生态书写的普遍角度

出发，通过对自然意象和生态审美的艺术表达，呈现出崇尚自然美的独特意义；在精神生态层面上，黄叶时散文中

积极乐观的生态情调反衬出现代文明的精神困境，通过回归精神母体这一途径对现代文明工具理性的膨胀进行了有

效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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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刻画它们，还巧妙地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通过这

些动物形象来表达情感，实现审美传达。比如，在《九

月的名字》中，黄叶时将午后晒太阳的小麻雀赋予了人

的特质和情感。她仔细观察到，两只蝴蝶躲避阴凉，躲

在胡姬花的阴影下，而一只蜜蜂因未采到花蜜而感到失

落：“小麻雀落脚在晒棚上，展翅晒着阳光。雨后蝴蝶停

在胡姬花的阴影里。蜜蜂早已回窝去了。花蜜早已被光

热蒸发干了吧”。黄叶时生动的文字描写不仅勾勒出具有

审美画面的视觉景象，还传达了一种“下意识”和自然

产生的欣喜感受，再加上拟人化的情感表达，呈现出动

物形象中的生态之美，同时也反映了黄叶时对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的美好向往。

在黄叶时的作品中，植物意象也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显示了她对自然生态的深刻理解和深切的情感投入。黄

叶时细腻思考，善于观察事物，能够捕捉动植物的外貌

特征和行为习性，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刻画。她笔下的

意象往往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人的

情感进行联系，并完成生态审美的艺术传达。她生动地

呈现出竹子、榴莲、红毛丹、桔子、番薯、沙梨、番石

榴、红树、连邦树、栗子树、樱桃、玫瑰、凤仙花、仙

丹花、竹简、橄榄、地毡草、蛇舌草等各种植物在自然

生态中的画面，为她的作品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本土

化”自然元素。

尽管黄叶时的散文中鲜少有探讨自然审美的观点，

也没有专门表达生态审美的态度，但通过提炼她在各篇

散文中零散的论述和表达，可以总结出，黄叶时的自然

欣赏态度主要体现在：对待自然物的态度与人与自然的

关系两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自然物的态度方面，黄叶时将所有的

欣赏对象都统一视为生命的本质体现。“生命是美的重要

性质，美只能是对生命的肯定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在生命”。在《樱桃——一树碎红》一文中，黄叶时生

动地将一切事物描绘成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并将它们

视为生命的本体，自然风物不论是在阳光普照下的生动，

还是在寒风凄凉时的坚韧，它们都充满活力，茁壮成长。

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黄叶时流露出独

特的生态意识理念：自然万物独立存在和生命平等。她

的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将自然审美对象从异质的

“他者”形象转变为具有自然生态审美的人格化对象，

将人情化的自然万物都视为统一整体。虽然黄叶时未明

确表达出“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其他一切生

命”的无差别平等观，但在她的“下意识”写作中，她

试图将人与自然生态的情感相联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以消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立和分裂的情况。

三、生态美学体系中的精神和谐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黄叶时的散文

中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平等观，摒弃了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力量微

弱，必须顺从自然力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将自

己看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将自己视为世界的尺

度和自然法则。然而，在黄叶时的散文中，她经常以植

物或动物的视角来展示自然的自觉性，例如：“那棵连邦

树相当高，风雨交加的时候，我常担忧它会受不住风雨

狂暴而倒下来。每当雨夜之后，天一亮，我推开大门朝

外，望着它依然喘着气，在耸立着”。

黄叶时将树木甚至所有自然植物视为生命本体，她

关注它们的生死，会因一场大雨而担忧它们的命运。从

中可以看出，在黄叶时看来，自然已经成为价值体系的

核心。在《有情天地有情人》的描述中，黄叶时与自然

和谐共处，绝不会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而违反自然法则。

在她的心中，除了植物，动物也是自然的原始形态和活

动的主体。黄叶时通过“连邦树”和“布谷鸟”等代表

自然界的元素，展示了自然并不遵循“以人为目的”的

标准，因为“那棵树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而布谷鸟也

已经在那里安家了”。

其次，从“人与他人”和“人与社会”的角度看，

黄叶时的散文体现了密切的“人际关系”和有机的“社

会融合”。然而，反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恶化不仅

在具体的道德伦理事件中显现，更在社会心理上呈现为

日益加深的疏离感。在黄叶时的散文中，不存在固守个

人空间的障碍，也没有孤立、抽象的“社会关系”，人与

“自然”（世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提摩西·默顿在其

《怯魅自然的生态学：重思环境美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一书中就呼唤了一种同样被剥夺了自然的生态

写作和批评理论，因为他主张，自然只不过是幻想之所，

因此，解决现代精神生态危机需要回归到自然界“精神

生态”的和谐样本中。

总之，黄叶时通过散文中的自然意象成功地传达了

生态审美的艺术表达，呈现了自然生态审美的内涵。此

外，黄叶时对自然的欣赏态度，强调了生命的复归和平

等，并在追求“如画性”的审美时，表现出她对生命共

鸣和生态审美意识的追求。在精神生态领域，黄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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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反思了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

我们重新审视生态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其中展现了人与

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审

美”的眼光审视世界，以“爱心”的视角投射生活，这

为解决现代精神世界的混乱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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